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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双面中国人形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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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继续塑造着正面和反面两种极端的中国人形象。这两种形象，既承担着美国对“未知”中
国的猎奇式想象，也负载着美国对“已知”中国的焦虑与担忧。这一双重想象的背后，是美国对自我完美性的想象性确认与

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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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文化在美国
的加速传播，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大幅增加。

但数量的增加掩盖不了其内在本质的贫乏，这些外表各异

的中国人仍然像过去的好莱坞电影一样，被简单化为极善

和极恶这两副相反的面孔。在某种意义上，《功夫熊猫》

（以下简称《功》，２００８年上映）和《木乃伊 ３：龙帝之墓》
（以下简称《木３》，２００８年上映）可以作为这两副面孔的代
表之作。《功》中的可爱熊猫阿波被塑造为英勇的救世主，

而《木３》中的邪恶秦王却是要用黑暗统治世界的魔王。两
部电影塑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人形象，它们在几乎同

一时间由同一个地方推出，并同样获得了高达几亿的票

房。这是对真正中国人形象的正确认知，还是仅仅为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虚假想象？这是中国作

为一个大国之真正崛起的影像化投射，还是西方世界根深

蒂固的东方偏见的又一次证明？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

问题。

一　对未知中国的想象
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冲动。对未知

的窥视总是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和解密每一个神话。对于

几百年的美国而言，五千年中国总是散发着神秘气息，而

中国曾经就是一个西方世界想要解密的辉煌神话。当激

进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逃离欧洲大陆到达美洲大陆时，

他们也带着对中国的美好想象而来。“纵观殖民地时期及

建国初期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国人中

国观形成的基础是传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和来自英国等其

他欧洲国家关于中国的文字描述。前者将一个想象中精

致、优美、富庶的中国形象直接呈现在美国人面前，成为美

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后者则从观念和理论上为美国

人提供了一个古老、文明、智慧的中国形象，建立了中国在

美国启蒙思想家意识中的崇高地位。”［１］如果说，这是美洲

大陆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的话，那么这个第一印象是相当深

刻的。尔后随着与中国的实际接触，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有了多次转变且更为复杂。即便到全球化的现在，这种与

中国面对面的接触的机会也只有少数美国民众拥有，更多

的民众还是通过纸质或电子等媒介对中国进行了解。中

国对于美国而言，依旧是神秘的东方之龙，而这条龙究竟

是中国人所言的吉祥之龙，还是伊甸园里那条邪恶的蛇，

西方依旧无法真心回答。中国人究竟是美好还是邪恶？

所以，好莱坞的银幕上同时存在着正反两种极端的中国人

形象。

纵向来看，好莱坞的正面中国人形象有以下三类。首

先是顺民。顺民，代表人物有陈查理。陈查理是活跃于２０
世纪２０到３０年代美国银幕上的难得的正面华人形象。同
以往华人阴险狡诈相反的是，陈查理是一位捍卫美国法律

与道义的华人侦探。作为“模范华裔”，陈查理难逃被染上

满嘴听不懂的“之乎者也”的酸腐气，他在美国文化面前，

始终是臣服于美利坚的异族。其次，是英雄，代表人物李

小龙。人们对于李小龙的印象远远深过他饰演的一系列

功夫电影角色英雄的角色。李小龙在电影中各类功夫、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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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男性肌肉和标志性的动作和吼叫等让美国人为之疯

狂。虽同为正直，但不同于陈查理的阴柔，华人男性在李

小龙这里是阳刚而强有力的，这种硬汉形象深刻影响着好

莱坞对于硬汉形象的刻画，当今好莱坞银幕上无法忽视的

硬汉史泰龙、尚格云顿、施瓦辛格、布鲁斯·威利斯杰森·

斯坦森都将肌肉与力道正是李小龙硬汉形象的延续。第

三，是会功夫的顺民。代表人物成龙。借李小龙打出的功

夫招牌，成功闯入好莱坞，走出功夫喜剧的新类型。他所

饰演的角色总是带着他特有的招牌笑容，温和而友好地面

向美国观众，这些角色往往没有李小龙角色里的那种浓重

的民族主义情节，而只是维护现行美国秩序，保护公民的

人身安全与个人权利。他不再带着愤怒的眼神亮出油光

发亮的肌肉与对手赤身肉搏，而是带着功夫底子一次次忍

让，直到最后才会出手反击。武术设计上，也并非李小龙

时期那种带着特定的武器或者拳术腿功正面对决，剧中成

龙总能随手捞起任何一件物品作为武器阻挡敌人的一次

次进攻，关键时刻还能用高超的招式打得对手遍地找牙。

他的功夫没有李小龙时期那种生死一搏的严肃和凝重感，

反倒是以一个小人物的形象打着一系列小人物的花招博

得众人一笑。这是一个讨好西方人的角色，在维护美国人

以自己为中心的心态的同时，又满足他们看功夫的欲望。

综上可见，所有正面人物都带有一定的英雄色彩，他们维

护正义，拯救弱者，勇敢机智，独立自由，而这种种特征都

是《功》中那只胖熊猫阿波所具备的。阿波拯救了和平谷

众多老百姓，战胜大龙，取得胜利的同时也超越了自我，获

得内心的自由。

反面角色有两种：魔王与小民。魔王的始祖当归傅满

洲。“电影中的傅满洲性格残暴、诡计多端，他总是躲在一

个黑暗、幽闭的环境中，调制各种稀奇古怪的毒药，醉心于

各种残酷的刑罚，绞尽脑汁地企图控制整个世界，但结果

则总是以失败告终。”［１］《木３》中的秦王和傅满洲有着惊
人的相似，同样恶毒阴险，同样懂金、木、水、火、土五行，都

谋划统治世界的阴谋并最终都失败。秦王仿佛是２１世纪
好莱坞对傅满洲的“致敬”。另一种，小民则散落在各种小

配角之中，从最初《华人洗衣铺》闹剧氛围下，戏弄爱尔兰

警察的中国男子，到唐人街里相互殴打的小角色，又如《加

勒比海盗３：世界的尽头》中邵峰船长的手下，贪生怕死、不
讲信用还贪财好色，世俗的小人物心理可见一般。这些小

民或依附在大魔王背后，或生活在底层社会，他们没有道

义、缺乏信仰、投机取巧，成为社会的危害。《木３》中的杨
将军一行便是那群依附在秦王这个大反派背后的坏人。

作为军人，杨将军从一开始便违背道义，不受承诺，不仅阴

险狡诈，还想利用木乃伊军队统治全中国。

在观众眼里，每一个中国人从银幕上显示出来都显得

如此真实，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呢？只要观众

相信电影反映现实的运作机制，他们便会相信银幕里发生

的那个虚拟故事对现实的折射。尽管电影只是一面镜子，

里面的一切并非在场，但它一定曾今在场，一定会有现实

的蛛丝马迹。所以，尽管接受者深知中国依旧是一个未知

的存在，但是他们依旧会愿意在电影院里接受银幕上关于

中国形象的光影，并且最终在完全放松的观影过程中，任

由电影这架带着意识形态责任的机器强奸自己的大脑。

只要这个过程没有颠覆他们的意识底线，如将中国无限美

化将美国无限丑化，他们大可享受这个过程的快感，这也

是为什么美国观众既可以追捧阿波这只胖熊猫，又能为杀

死秦王而叫好的原因。此刻，他们认为，无论是可爱的阿

波，还是邪恶的秦王，都是中国人。而恰巧，这二者，都是电

影制作者关于中国的想象，即受众以为的银幕这块大镜子

中折射出来的现实真相。由此，创作者与接受者都在对中

国的未知处进行想象，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二　对已知中国的担忧
美国对中国的“已知”本身便存在“未知”。首先，这种

通过镜像来认识的过程中，便已产生“误读”。他们所认识

的那个中国显然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其次，因为一切对

“他者”的想象都建构在帮助自我完成自我认同上，其目的

本身并非了解“他者”，而是认知“自我”。在意识形态维度

里，“电影中的一切艺术手法或技术手段都成了某种意识

形态的策略代码，各种电影的不同叙事方式也是由不同意

识形态各取所需的结果，甚至电影中能指和所指的意指关

系也不简单，因为其中往往暗含着一种社会无意识和政治

无意识。”［２］所以，对于美好的中国与黑暗的中国的塑造，

实际上“不同意识形态各取所需”。

哈罗德·伊萨克斯（ＨａｒｏｌｄＩｓａａｃｓ）曾在其《心影录：美
国的中国与印度形象》一书中，将从１８世纪开始到期成书
的１９５８年期间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做了如下分期：
（１）崇敬时期（１８世纪）；（２）蔑视时期（１８４０～１９０５年）；
（３）仁慈时期（１９０５～１９３７年）；（４）钦佩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４
年）；（５）幻灭时期（１９４４～１９４９年）；（６）敌视时期（１９４９
－），尔后，莫舍尔（ＳｔｅｖｅｎＷ．Ｍｏｓｈｅｒ）在伊萨克斯的基础
上将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９年期间又分为四个阶段：（１）敌视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７２年）；（２）二次钦佩时期（１９７２～１９７７年）；（３）
二次幻灭时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４）二次仁慈时期（１９８０
～１９８９年）［１］。根据所涉时间分区，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
对中国的印象的变化特别受两国关系影响，而媒介作为沟

通两国之间的桥梁此刻起到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建构的

关键作用。而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电影更难摆脱其

进行意识形态传输的嫌疑，所以在电影里，真实的中国人

真实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想让百姓看到什么样子

的中国人形象。“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

更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３］透过大银幕，我们看

待美利坚对中国的复杂心态，无论是美好的中国，还是邪

恶的中国，都是令人担忧的中国。

首先，在《功》中，他们看到了世外桃源般的和平谷。

这里的中国不再是《木３》里黑白灰的沉重色调，更没有夜
上海的浮华与堕落，取而代之的是和平谷里百姓安居乐

业，欢乐祥和的天堂景象。色调明丽，节奏轻快。和平谷家

家户户北方式的建筑坐落在南方式的美景中，人们劳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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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在翡翠宫选拔神龙大侠的进程中，乌龟大师作为博

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达者，神秘又平静。这里的中国，在

精神上有至高之境，在日常生活上尽显幸福安康。这样的

中国既令美国民众向往，又使他们徒生对现实生活的不

满。他者如此强大美好，自我却存在各种难化解的矛盾，

互相对比后，开始因他者的美好和自身的不美好而产生担

忧，忧他者的强，实质便在忧自身的不强。加上“黄祸论”

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有着存活土壤，面对美好的中国，西方

人总能感到生存受到威胁，这份担忧一部分转为激发其不

断进步的动力，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另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

而存在。

这份自我安慰的方式便是将想象中的那个天堂变为

地狱。所以，在《木３》里，人们看到了白骨皑皑、生命被无
限忽视以及秦王对民众的残暴与凶狠统治。这种反面的

中国形象在使得观众获得自我优胜满足的同时又让观众

逐渐相信电影里的那些中国人形象。所以，秦王或许本来

就是这般残暴与凶狠。人类作为自然物种之一，具备趋利

避害的特性。面对这样秦王，好莱坞将其变身后的形象设

计为喷火的三头巨翼龙，又再一次印证了美国面对这条东

方龙时的偏见。在他们的文化里，龙仿佛伊甸园里那条诱

惑夏娃的蛇一般邪恶，而一个信仰邪恶的龙的民族不可能

善良，他们的强大只能给我们带来灾难。这份对“龙”的恐

惧，一直体现在电影中，如《火龙帝国》中，龙带着后代一起

在地球上肆虐；也有变形版怪兽形象，如《侏罗纪公园》中

吃人的恐龙，《哥拉斯》系列中变异的蜥蜴等。所以，这样

的中国龙，他们是恐惧的，在故事的结局，邪恶的龙一定要

被正义的西方打败，所以秦王最终被爱、正义、勇气与信念

打败。

黑格尔的二元对立思辨模式，对建立西方价值秩序做

出了巨大贡献。巴柔就提出：“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

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４］因为在将他者作为一个

对象后，自我会用自我象征界的“集体想象物”的标尺来衡

量他者，并对他者形象表现出认同与否定。在此意义上，

便是“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４］。

塑造一个美好的中国，是为反衬现实生活中的不美好，构

建一个邪恶的中国，是为了宣扬现实生活中的美好。无论

哪个中国，都是作为“他者”的存在，其意义就是为帮助西

方完成自我认同。电影中关于西方文化所宣扬的自由、正

义、民主、平等等众多信念，都在建立两个极端的的中国形

象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晰。自我认同完成后，中国这个“他

者”究竟是什么样子，似乎并不重要。

三　对美国自我的捍卫
其实，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人

都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人。正如赛义德所言：“东方是想

象中的东方”。这种对他者的想象，是每个自我对异质文

化难以抗拒的行为。行为产生的他者形象，按巴柔的观点

来说，它是一种文化事实，也是文化的集体形象，“它与一

切社会、文化组织都无法分开，因为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它

来反视自我、书写自我、反思和想象的”［４］。所以，美国电

影里的那些各色中国人，不过是美国社会用以确认自我的

“集体想象物”。在双重想象中，西方完善着对自我的确

认，这种确认在电影中主要表现在对自我的捍卫上。我们

在一个个穿着华服的角色开着美式玩笑，完成着一个个美

式使命中可以找到众多证据。

首先是对拯救的迷恋。在西方基督的文化里，起初，

是神造天地、万物及人类。上帝创造了万物，也是人类的

救赎者，还是宇宙万物的更新者。在亚当与夏娃被创造出

来的伊甸园里，人们也刻上了原罪，人类需要被拯救，耶稣

就曾为拯救人类而订上了十字架。救世主便是上帝派来

拯救人类的，无论是大洪水之后诺亚和他的诺亚方舟、还

是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奴役到达迦南的摩西，又或是

为人类承担了所有罪恶的所谓人类唯一的真神耶稣，他们

都是人们在自身被拯救上的救世主。美国在１８４５年首次
提出“天定命运”观，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开

化”和“拯救”其他落后民族的神圣使命，带着自由的理念，

美国有义务自由地替天行道［３］。这种意识在好莱坞电影

的推动下，在美利坚的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意识形态的表

象系统在此成为隐去了想象性标签，被大众接受，具有了

自然而然的属性。在此语境下，对这一使命的违背，都成

为了不正统甚至胡说八道的行为。所以，作为大众文化的

主力军，好莱坞电影中的拯救与被拯救，不可避免地成为

最普遍的母题。

《功》中的阿波，虽然穿着华服，吃着面条，练着武功，

却有着不同于中国人的绿眼睛，在整个故事上，他终究还

是西方神学里的那个救世主。这便是他不同于成龙的地

方，因为成龙终究是华人，他需要呼应美国文化，但阿波只

是披着中国熊猫的外衣，那双绿眼睛直接暴露了它的美国

身份。这位救世主如同摩西意外被上帝选为先知一样，阿

波也是在礼花炮弹的乌龙下从天而降，成为神龙大侠。而

神龙大侠在影片最开始，便被乌龟大师和浣熊大师的对话

中设置为拯救和平谷的角色。即使这个意外遭到浣熊大

师的反对，但乌龟大师只是说着“Ｏｎｅｏｆｔｅｎｍｅｅｔｓｈｉｓｄｅｓｔｉｎ
ｙ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ｈｅｔａｋｅｓｔｏａｖｏｉｄｉｔ（逆天行命，反促因果）”，要
浣熊大师相信上天的选择。这种相信上帝的选择的信念

在《黑客帝国》中同样如此，莫菲斯无条件相信大祭司的预

言，为一个看似普通人却又是救世主的尼欧付出一切甚至

生命。《木３》中同样如此。影片中正面的中国人紫媛和琳
作为守护陵墓不让秦王复活的女巫家族，虽拥有致命的武

器，却最终还是需要奥康纳和亚历克斯才能使用这个武

器，打败龙帝。这个原本就非常西化的女巫形象不仅戏内

是中国女人紫媛和琳，戏外也是中国女人杨紫琼和梁洛

施，中国的女巫在故事中仅仅设置为西方主人公实现自我

的引导者，在最后依旧需要被拯救，或像琳那样，女性归附

于男性亚历克斯，东方归附于西方。所以欧康诺一家人不

仅拯救了整个世界，还拯救了刚刚失去母亲的琳这一东方

女性。

其次，表现为对个体的颂扬。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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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中西文化的相异之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

值观差异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层面。价值观“支配并

决定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乃至行动，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与持久性”［５］。带着商业胎记的电影，从一开始便需面

对迎合大众的事实。美国的电影在制作之出便必须考虑

大众接受的现实问题。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力军好莱坞，更

是在迎合大众中成就了自身。好莱坞在迎合国内民众的

同时，作为美国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工具，更是向外宣扬

着美国文化中的个体主义。

其实，这种弘扬个体主义价值观在西方文学中有很久

的历史，早在荷马的时代，《伊利亚特》中的阿基琉斯与《奥

德赛》中的奥德修斯便都是追求自由、勇敢独立、追求个人

梦想的个体英雄式人物，一个人的情绪甚至可以决定战争

的成败。当然，这种英雄的绝对主义在后世也有所变化，

救世主的选定也并非完全依靠一个上帝选择。在文艺复

兴后，神学模式受到了来自理性世界的攻击，人类的焦点

从虚无的上帝转为自然、将人与其他生物一同视为自然秩

序的一部分。而在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中，人的经验成

为人对自己、上帝和自然进行了解的出发点。所以，人需

要不断地认识自己，挑战自己，最终成就自己。

在《功》中，阿波的寻找自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

不断在“子承父业”与“神龙大侠”之间抉择，最终在乌龟大

师的点破下选择勇敢面对自己以及突如其来的“神龙大

侠”身份。此外，在习武与对决战斗中，阿波也变得越来越

勇敢，最终不负众望，完成了“神龙大侠”四个字所赋予的

责任。这种对个体的认识，同样在《木３》中得以体现。欧
康诺一家人中，从开篇便可看出其父子之前的矛盾：父亲

欧康诺对儿子亚历克斯的不信任，儿子对父亲不信任的失

望与不服气。故事也是通过一家人与秦王的斗争中才解

决了这一矛盾，影片结尾处，父子同心协力将断作两截的

匕首共同插入龙帝胸口，断成两截的匕首在杀死龙帝的过

程中，合二为一，也暗示着父子之间矛盾的解决，父亲相信

儿子的确已经从男人成长成为了一个男人，并以儿子为骄

傲，儿子也看到了父亲的爱和家庭的温暖，并且遇到了琳

这个命中女孩。由此可见，即使被上帝选中成为英雄式角

色，依旧需要完成对自我的认识与超越，也只有这样，才能

获得最后的嘉奖：荣誉、爱情等，才有欧康诺父子在仙乐都

的舞池里亲吻自己爱人的一幕。

亚历克斯如果是以西方人的躯体演绎着西方人追求

自由、勇敢独立、追求个人梦想的价值观的话，那么阿波这

只中国熊猫不过只是裹着一个中国式的躯壳罢了，毕竟他

还是一只绿眼睛熊猫。所以，故事内人物所叙述的故事并

不重要，电影里的场景、服装、语言等也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电影中借人物所宣扬的价值观。由此，即便阿波带领着

中国的各种动物维护了中国的和平，事实上，影片还是在

借阿波之口讲述着一个美国为自由、为正义为梦想奋斗的

美国梦。这样一来，当中国的观众看到长城下亡灵木乃伊

高喊“Ｆｒｅｅｄｏｍ（自由）”的美国式场面时，便无需诧异了。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言说自我变得越来越重要。

电影作为一门从诞生之日起便带着商业胎记的综合性艺

术，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自我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令人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银幕上，叙

述真实中国人形象的话语权很大一部分仍被好莱坞等西

方电影所把持。如何立足千变万化的国际情势，顺应市场

规律，了解全球文化，把握道德准则，并重获言说自我的能

力，是当下中国电影界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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